

























    我所说的这些与戏剧无关么？不。戏剧是一种精神的优雅，一个缺乏精神优
雅的时代距离戏剧还比较遥远。  
    我说得出演出赣剧《牡丹亭》的单位是江西师范大学。据这个戏的改编作者
曹路生先生说，主演姓童，是赣剧世家，被江西师大收罗进了学校。但我说出不她的
名字，因为我没有买演出说明书。  




            《牡丹亭》的精髓，是汤显祖反理学的浪漫主义理想及其
艺术表现：  









                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牡丹亭》所传之“奇”，是为情而死，有情而再生。这是这部传
奇的灵  
        魂所在。但是这个黑暗的礼教王国里充满人性光辉的精深理想对于
戏剧舞  
        台来说太抽象了，它还缺乏具体的情节形象。剧中最为关键的情
节，是杜  
        丽娘的“还魂”。但是，是什么人的意志，经过怎样顽强或智慧的
斗争，  
        使丽娘复生了呢？是丽娘在“冥判”时的抗辩吗？判官放其等待生
还，并  
        非折服于丽娘之情深，不过因其父为官清正，且确有与柳生命定的
姻缘。  
        这样一来，丽娘之生还，是在判官问案以前就确定了的，判官并不
是生死  
        两界的普遍自然规律的有形化身。日后生还的这一关键伏笔，与其
说出自  
        判官的意志，不如说作者运用了自己的意志。丽娘是复生于柳梦梅
的掘墓  
        开棺吗？总得先有可活之驱，然后才谈得上柳生的开棺之功。这两
个情节  
        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还是汤显祖所说的那个普遍之
“情”。那  
        末“情”是怎样战胜死亡的呢？归根到底，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
的力量。  
        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无法表现为一种人间的有形的具体冲突，而戏剧
却是展  
        示的艺术，是当面行动的艺术，它比史诗更需要看得见的形象。汤
显祖之  









        上，与黑格尔之“绝对理念”很相似。黑格尔认为，在史诗中可以
直接描  
        写这种普遍的客观“实体性”，但是在戏剧体诗中，普遍性必须
“分化”  
        为特殊性、个别性。未经“分化”的普遍“实体性”没有视觉形
象，它可  
        以寄身于史诗的文学语言，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之中，却不能呈现于
我们的  
        眼前。在《牡丹亭》里，感情战胜死亡的冲突太抽象，不能构成可
以展示  
        于舞台的，像“冥誓”那样的，具体的戏剧性冲突。杜丽娘的死而
复生，  
        主要的并不是剧中人的意志和行动的结果，而是作者的意志和叙述
的结果。  
        杜丽娘的故事，在本质上是叙述性的、史诗性的。只有把《牡丹
亭》当作  
        史诗性质和抒情性质的作品，才能发现它的不朽价值。而黑格尔所
描述的  







    董健老师说：“‘冥判’最好看。”“冥判”好看，不单在判官不错，演出
热闹，尤其在剧本好。“游十殿”一场，曹生自创，别开生面，诗意盎然。  















    附上曹路生先生的“冥判”一场，以飨读者：  
 













        瞧了你润风风粉腮，  
        到花台、酒台？  
        溜些些短钗，  
        过歌台、舞台？  
        笑微微美怀，  
        住秦台、楚台？  
        难怪，  
        你冷清清难耐，  





















          孽镜台，  
          罪责恶债。  
       （白）罪多善少者，（接唱）  
          难捱，  





          一生清白，  

















          刀山火海，  
          冰冻雪埋，  
      （白）奸盗杀生者，（接唱）  
          狼嘴虎口等待！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从幼胆怯，  










          抽筋剥皮，  
          割舌剖腮，  
      （白）忤逆尊长者，（接唱）  
          无情斧劈刀宰！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命运多乖，  
          父母前呵，  















          血池污秽，  
          血浪澎湃，  
      （白）交易欺诈者，（接唱）  
          尸裂肤化骨拆！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不理钱财，  
          如何将人赖，  








          望乡台，  
          往日罪孽思怀。  
（白）隐瞒罪衍者，（接唱）  
          把心儿挖来，  
          喂蛇蝎酒菜！  
（白）老判我也想尝尝哩！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望乡台上悲哀，  
          不见罪怀，  















          杵儿撞坏，  
          磨儿转歪，  
      （白）怨天尤地者，（接唱）  
          碾成肉酱活该！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不怨天不怨地，  
          只怨呵，  










          锯儿裁，  
          秤儿抬，  
          卸人八块。  
      （白）取骸合药者，（接唱）  
          自有报应安排。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别人形骸，  
          未碰先自骇！（害怕）  








          滚油煎，  
          文火煨，  
          是鬼怪也难捱。  
      （白）在世不孝者，（接唱）  
          百倍痛楚偿债！  
杜丽娘：老爷哎，小女子啊，（接唱）  
          未能伺奉高堂在，  
          苟煎熬，  









          阴森森炮烙台，  
          热腾腾炭火海。  








          受刑后，  
          方可投胎！  
杜丽娘：老爷哎老爷，小女子一未杀人二未放火，小女子啊，（接唱）  
          滴不完的相思泪，  
          还不清的相思债，  
          诉不尽的相思怀，  
          自裁呵，  
          都是为了爱！  
判官：  哎呀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小女子好奇怪！叫老判我如何断判，又
如何进入  







          笔难抬，  
          簿录难写，  
          老判俺呀，  
          案难断，  
          此情难猜！  
      （白）小女子，我来问你，你是如何而亡的，从实说来！  
杜丽娘：小女子在南安府后花园梅树之下，梦见一秀才，折柳一枝，要奴题咏。留连
婉转，  
        甚是多情。梦醒沉吟，题诗一首：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
边。为此感伤，  
        坏了一命。  














判官：  花神，这女鬼说是后花园一梦，为花飞惊闪而亡，可有其事？  
花神：  是也。她与秀才梦得缠绵，偶尔落花惊醒。这女子慕色而亡。  
判官：  呀，真有此事哩，呸！花神！莫非秀才是你所扮！  
花神：  判爷冤枉！秀才实有其人哩！  





判官：  土地！  
土地：  小神见过判爷。  
判官：  本地可有秀才其人？  
土地：  真有，那秀才姓柳名梦梅。  
杜丽娘：哎呀，我的柳郎呀！  
判官：  喂呀，奇而神哉！小女子，你私赴阳间，可是与他会面？  
杜丽娘：正是。  
判官：  你可知触犯天条，会被打入十殿地狱受苦？  
杜丽娘：知道。  
判官：  知道你还敢？  
杜丽娘：小女子情不自禁也！（唱）  
          问世间情为何物？  
          如梦如幻如露，  
          象风象雨象雾，  
          不知所起，  








          问世间情为何物？  
          生可以为之死，  
          死可以为之生，  
          情之所至，  
          感天动地鬼神护！  
判官：  小女子，你把判爷俺也感动了呢！不过感动归感动，俺也不能徇私，终究
是犯了天  
        规，俺不罚你不能伏众鬼，俺念你情真，那蝶蜂燕莺花间四友中你
挑一个投生去  
        吧！          
杜丽娘：谢判爷！（唱）  
          做蝶儿呵，  
          俺偏等梅花开；  
          做蜂儿呵，  
          俺只把梅蜜采；  
          做燕儿呵，  
          俺仅在柳间徘徊；  
          做莺儿呵，  
          俺单停柳枝报春来！  


























        就成全了你们吧！  
杜丽娘：谢判爷！  
 
[灯暗。  
 
